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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有一種民間流行的木版
年畫 「楊柳青」 。每年臘月，很多
天津人都把自家製作的楊柳青拿到
街上去賣。神奇的是，無論每年有
多少新作，總有一款全城追捧，這
在天津方言中叫做 「鼓出來」 。

有一位叫做白小寶的，他祖上
幾代都做楊柳青。到了他這一代，
每年把祖上流傳下來的幾塊老版拿
出來，照着舊日的法子刷上顏色印
出來，賣出去的錢就足夠他吃穿
了。有一天，他喝酒時被朋友擠兌
「吃祖宗飯是鼓不出來的」 ，他惱
羞成怒，借着酒意回家就把祖上傳
下的老版給砍傷了。次日酒醒之
後，白小寶發現自己闖禍了──原
本年畫上的娃娃腦袋兩邊各扎一個
小辮子，辮子上各有一朵牡丹花，
但昨天他一刀下去，砍沒了一朵。
雖然懊悔不已，但年畫上市已迫在
眉睫，白小寶也只能硬着頭皮用破
損了的老版繼續印刷。沒想到，在
大家眼中，年畫上的胖娃娃雖然少

了一邊的牡丹花，但形象更加活靈
活現了。於是，那年 「錯版《蓮年
有魚》」 就在這誤打誤撞之下 「鼓
出來」 了。大賺了一筆的白小寶，
第二年還指望着繼續 「鼓出來」 ，
但真正 「鼓起來」 的卻是另外一家
不起眼的小店的作品了。正應了那
句天津的古話： 「年畫一年鼓一
張，不知落到哪一方」 。

以上的故事叫《鼓一張》，收
錄在馮驥才的中短篇小說集《洋
相》之中。《洋相》是馮先生筆下
的天津眾生相，市井百態盡在其
中，每篇都如同《鼓一張》一樣，
乾脆利落卻餘韻綿長，閱讀感受頗
為特別，如同聽一位伶牙俐齒的天
津人聊天，讓人心神暢快。

《鼓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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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說你好二○二三

陽光下的香港大會堂略顯落寞，
那幾株面向天星碼頭的大葉榕，保持
着六十幾年前眺望的模樣，幾隻早起
的畫眉在枝間跳躍，小巧輕盈，靈動
蹁躚。這是二○二三年第一天的清
晨，陽光在雲朵的間隙裏穿行，見慣
了潮起潮落、雲卷雲舒的大會堂，也
同樣經歷了前一夜倒數的瘋狂——只
不過，那份喧囂，在對岸，在尖東，
大會堂像極了慈眉善目的老人，用默
默的注視、遠遠的眺望，詮釋着生生
不息的力量。

我始終對大會堂有一份特別的情
感。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來港聽音
樂會，就發現了它別樣的美：同樣的
樂團，同樣的指揮，同樣的水準，卻
是不一樣的欣賞體驗。大會堂的音效
設備顯然不夠頂級，比起世界很多國
家和地區於千禧年後興建的音樂廳，
無論怎樣改造，都很難在硬件上有
「質」 的飛躍。但是，在這裏欣賞演
出，是溫暖的，入場時的井然有序，
整體服務的人性化水準，觀眾的質素

和欣賞水平，都讓大會堂成了親近藝
術的好去處。我樂意相信，這是城市
文明的地標和重要組成。

後來的很多年，我對大會堂做了
越來越深入的研究。我愈發相信：一
座建築，如果沒有人的際遇和時代變
局的交織，再漂亮也不過是鋼筋水泥
的物質硬件而已。大會堂的溫暖，正
在於它在現代主義建築美學的背後，
凝聚了香港發展的城市文明。一九六
二年落成的大會堂，與怡和大廈、文
華東方酒店等一併，標誌着香港向國
際現代化都會的蛻變。更為重要的
是，它代表着香港人生活方式的豐
富，在工業文明昌明的同時，一座城
市對文化有了更高的追求。

大會堂的溫暖

負暄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轉眼踏進二○二三年，首先祝各位
讀者新年進步、身體健康、復常、眾樂
樂。

今年元旦日，香港音樂有一個新的
開始。每年在這一天全球轉播的維也納
新年音樂會，香港樂迷首次從電視、電
台欣賞直播演出。猶記得多年前在北京
走訪中央樂團老樂師，有一年的元旦
日，在中央電視台十五台 「音樂」 頻道
首次看到直播，嘉賓之一是資深指揮家
卞祖善先生。當時我半帶感慨地說：
「能夠看到實況演出真好。」 屋主漫不
經心回了一句： 「我們每年都這樣播，
你們香港沒有嗎？」

確是難以想像，作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香港，歷年投入大量資源建設文化
硬、軟件，竟然要到二○二三年才迎來
首次實況轉播維也納新年音樂會。更為
奇怪的是，這次歷史性電視、電台直
播，事前大部分音樂、文化界朋友都不
知情。筆者好奇，上周五逐一發短訊詢
問，結果無論是樂團總監、理事會主
席、總經理、音樂教授、藝術總編、樂
隊首席、樂師等，除了一位文化版編輯
回應 「好像看到郵件宣傳」 ，其餘無一
知悉。豈非怪哉？

對香港愛樂者來說，這次新年音樂
會除了首次直播，最特別之處是在短短

兩個月時間，能夠一再觀賞維也納愛樂
樂 團 和 指 揮 摩 斯 特 （Franz
Welser-Möst）的演奏（見附圖）。
此刻香港電台第四台正進行投票選舉去
年本港十大樂聞，二十則候選樂聞之一
正是該團十月來港演出 「破疫之旅」 。

還記得兩場演出，每場加奏兩首史
特勞斯家族作品，都在新年音樂會再
演。其中首場加奏的《誰在跳舞》波爾
卡和次場的《水彩》圓舞曲更是新年音
樂會揭幕和壓軸作品，我們有幸聽過他
們在港的現場預演，而且是該團有史以
來首次帶着口罩演出，留下已經送別的
一刻。

香江首播新年音樂會



陽過陽康
近來，感染新冠者甚多。朋友微

信探問我的情況，回覆道：我已 「陽
過」 了。我這次的 「陽」 ，起於約莫
兩周前。當時，隱約覺得有些不得
勁，而周圍感染者已不少，心中暗叫
不好，或許我也中招了。當天晚上，
體溫上升，輾轉反側，難以入眠。拿
出備好的抗原試劑測了一下，卻是
「一道槓」 。捱到第二天晚上，體溫
繼續升高，鼻涕開始多起來，晨起再
測， 「一道槓」 變成 「兩道槓」 ，已
是感染人群的一員了。後來，症狀逐
漸減輕， 「陽康」 在望。

「陽康」 、 「陽過」 ，與金庸
《射鵰英雄傳》中的楊康、楊過父子
諧音，是這波疫情中新流行的網絡
梗。除了楊氏父子之外，被 「二次創
造」 的武俠人物還有 「王重陽」 和
「陽頂天」 ，以及一輩子沒有等來
「楊過」 的郭芙。染疫本是令人恐懼
而難過的事，互聯網娛樂精神的介
入，卻使它在 「梗化」 的過程中，加
入了些調侃，多了幾分 「喜感」 。武
俠人物仗義入場，讓我們不再談疫色
變，聊起這個話題，變得輕鬆隨意。

還有人按照感染後的症狀特點，

創造出 「喜洋洋」 「暖洋洋」 「美羊
羊」 ，以及所謂 「幹飯株」 「學習
株」 等新名詞，無形中也減輕了些許
對疫情的恐慌。如果研究網絡語言對
個體心理和社會心態的改變，這應是
很典型的例子。

不過，疫情畢竟需科學嚴肅對
待，娛樂調侃應保持合理限度，公共
輿論場尤其如此。新冠病毒雖在多次
變異中毒性已降低，但對人體的攻擊
絕不可小覷。以我作為 「陽過」 之人
的親身體會，除了貼上 「陽」 字那幾
天的難受外，轉 「陰」 後身體完全恢

復、運動如常，還需較長時間的調
養。如把病毒感染和疫情下的生活變
成一場網絡狂歡，不但會讓人放鬆對
病毒應有的警惕和防範，也可能干擾
感染者對病毒的危害以及如何康復的
科學認知。為此，搞笑歸搞笑，內心
還是保持理性平和、審慎樂觀的態度
吧。



隔離休假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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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即將取消入境後集中隔離，不
免有所期待。但十二月十一日落地時上
海仍執行 「5+3」 政策：酒店集中隔離五
天再加三天居家隔離。聽說各地具體操
作不同，有的五天集中隔離後完全解
禁，有的從上海回去後只需再居家隔離
五天。我的最終目的地在江蘇。先在上
海隔離三天，第四天閉環轉運到江蘇，
繼續在酒店隔離。如有單人單戶的條
件，最後三天可選擇居家隔離。我是在
酒店完成所有八天隔離的。

有了前兩年的經驗，酒店隔離不那
麼難熬。儘管此番經歷了行李延誤的波
折，父母及時用快遞將換洗衣物、生活
必需品送到上海酒店，只在落地當日艱
苦了一天。上海三天隔離，每天都做咽
拭子檢測，加上機場 「落地撿」 ，共做
四次核酸，檢測結果可通過隨申辦小程
序查看。每日上、下午自測體溫，上報
醫學觀察微信群。隔離費用比以往低，
除了每日 「醫學觀察費用」 ，一日三餐
均免費，父母能和未成年子女同住一
室。

上海隔離酒店的一日三餐，早餐通
常是煮雞蛋、一份稀飯加一包佐餐泡
菜、兩種乾點心、一種粗糧（玉米、紅
薯等）、一盒純牛奶。午餐四菜（兩葷
兩素）、一湯、一盒飯加一種水果。晚
餐四菜一湯、一盒飯加一盒酸奶。口味
不論，種類齊全，營養充足。就是統一
分發，或許對有特殊膳食需求的素食者
等不夠友好。

酒店門外是馬路，但鬧中取靜，只
見每日車流、行人從窗下經過，不聞嘈
雜市聲。每日在陽光燦爛的窗前靜心做
事。能暫時離開繁忙的美國職場，權當
是另類的休假了。

守時守約， 「樂活」 第六年的 「慣例說
你好」 如期而至。雖然新冠疫情尚未結束，
但亦算實現了《慣例說你好二○二二》中許
下的新年願望，可以向疫情的最後一個寒冬
正式揮手告別。

前幾天編輯部一如往年地評選着 「年度
中國十大新聞」 ，同事們在選出二十大的勝
利召開、神舟十五號與十四號的太空會師、
北京冬奧會的圓滿舉行等七八條新聞後不約
而同地陷入了短暫的沉思，但這並不代表二
○二二是平凡的一年。相反地，二○二二年
因為那些在疫情前線無私奉獻的英雄和在疫
情封控中掙扎求生的平民與在疫情折磨下悄
然逝去的生命而更加難以被忘記，也從此不
願再想起。

人們只是無暇顧及烏克蘭與俄羅斯火拚
到了哪裏，亦無力緬懷一生優雅的伊麗莎白
二世，更無心關注慘淡的股市和高企的通脹
又給生活壓上了幾捆稻草。

十二月三十一日最後幾小時的社交媒體
上的 「告別文」 ，從以前的 「再見，二○一
九」 到現在的 「滾吧！二○二二」 ，僅僅幾
個字符的差別，卻將人們恨不得拔腿逃出這
一年的急不可待書寫得如此 「濃墨重彩」 。

好在，我們用三年走到了這一天，走到
了疫控鬆綁，國門重開，生活逐漸復常的這
一天。只要用免疫力打贏最後一場 「戰
疫」 ，勝利的光彩就會照在自己的身上。

電視中正播放着新年煙花綻放後記者對
悉尼歌劇院門口人群的採訪， 「請問對於剛
過去的一年和已來到的二○二三年有什麼想
說？」 「二○二二，不差，肯定比二○二一
強，而且我相信二○二三會更好的！」

二○二三已至，請善待自己，冀不再荒
唐，期好事發生。

文藝中年 輕 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知見錄知見錄 胡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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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精通》
學習一項新技能，需要多少時間

呢？我們曾經討論過 「一萬小時學會
一項技能」 是一個誤會。根據美國作
家考夫曼（Josh Kaufman）的說
法， 「一萬小時學習」 是將一個有天
分的人訓練成世界級高手的時間，而
我們只需二十小時就能基本學會一項
新技能。

在此，我想探討另一本關於學習
新技能的書，書名是《微精通》，作
者 是 羅 伯 特 ． 特 維 格 （Robert
Twigger）。他的第一本著作《憤怒
白道服》講述他在日本武術道場生活
一年的故事，曾獲 「毛姆文學獎」 ，

而《微精通》一書，則以輕鬆的文字
指導我們如何成為一個博學的人。

為什麼一個人會故步自封，不願
意學習新技能呢？其中的一個重要原
因是 「害怕」 ，人們害怕跳出自己的
舒適圈，害怕要再一次經歷 「學習的
初階段」 。的確，幾乎每一次學習的
初階段，都是困難而沉悶的。學習外
語時，我們天天背生字、學文法；學
習羽毛球時，我們不斷重複步法與揮
捧的動作；學習繪畫時，我們重複素
描大同小異的東西。

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的道理，
中外皆有。特維格也認同基本功的必

要，但他想問的是：學習的先後次
序，可否變一變呢？

以學結他為例，基本的學習方法
是從樂理與和弦結構學起。這些都是
基本功，但這樣的學習也是沉悶的，
加上學習初期造成手指頭的痛楚，便
令不少人半途而廢。特維格的提議
是，學習先從樂趣開始，目的是上
手。因此，初學結他的你可以找一首
自己喜歡的流行歌來學習。一些簡單
的流行歌可以只有三四個和弦，當你
掌握了這些和弦，可以自彈自唱時，
你便會感到自己上手了。當你感到技
能上手了，自然有學習下去的動力，

之後一步一步下去，你便會主動想去
弄清楚樂理與和弦結構的基本功。

特維格指出，博學是一種喜歡學
習新事物的心態。培養這一種對身心
健康的心態之重點，在於掌握如何上
手，但下一步呢？待續。

自我完善 米 哈
逢周一、五見報

將藍的天空
我從基層出生及成長，年輕時為

工作拚搏，終於能夠置業安居。我是
新市鎮將軍澳的 「開荒牛」 ，三十多
年前搬到區內的新建公屋，然後轉至
居屋，及後再自置私人屋苑的居所，
見證着社區的變化和進步。我記得當
年我家獲悉可以編配公屋，我們可以
選擇屯門區或將軍澳區。當時我家住
在觀塘的舊式樓房，我爸媽以為將軍
澳較接近觀塘，而且將軍澳落成的都
是新型公屋，於是爸媽便決定搬進新
社區。

居住環境是改善了，但作為 「開

荒牛」 ，當然要面對社區設施和交通
配套不足的問題。當年將軍澳的人口
尚不太多，幾條巴士路線已足夠居民
連接市區，其後地鐵將軍澳線開通
了，公共交通更加方便。另一方面，
由於我經常要前往各區表演場地或學
校工作，因此我亦擁有自己的汽車，
有需要時便駕車出外。將軍澳隧道直
達觀塘市區，不論前往九龍或港島
區，駕駛者都同樣方便。然而，隨着
將軍澳越多公屋和小區落成，將軍澳
隧道的塞車情況越來越嚴重，差不多
全天都在塞車，如非必要，近年我都

盡量不會開車外出。
直到去年底十二月十一日，期待

已久的跨灣大橋和將藍隧道通車，將
軍澳的道路交通問題得以改善，好像
回復到十多年前般路路暢通。

我從將軍澳開車駛上大橋，迎面
而來見到雙拱鋼橋就像蝴蝶飛舞，令
人振奮。汽車然後進入隧道，右側是
一片粗糙石壁，予人自然感覺。若從
藍田開車經過隧道返回將軍澳，大橋
左側緊貼着自行車道和人行道。雖然
開車時我看不到遊人，但也能感到四
周充滿喜悅。沿路風光美好，居民多

年來飽受塞車的痛苦，頓然一掃而
空。

所謂 「生於斯，長於斯」 ，能夠
見證一個社區的變化和成長，乃是人
生美事。跨灣大橋遠望一片藍天，岸
邊都是新建住宅樓宇，居民安居樂
業，新的一年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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